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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安门广场。又一次被全世界关注。

9月3日。这一天，庄严的天安门更加辉煌，

飘扬的五星红旗更加招展，宽畅的十里长安街

更加气派……云，无息地退出了天际；风，屏住

了呼吸深情地观望……

来了，伴着激昂的旋律，他们威风凛凛、步

履稳健、目如锐箭，向前！向前——

来了，踏着铿锵的旋律，他们铁流滚滚、震

天动地、所向披靡，隆隆！隆隆——

来了，吟着熟悉的旋律，他们银发如洗、目

光坚毅、巍举右臂，敬礼！敬礼——

这是最庄严的场面。这是最震摄的威武。

你，不是领队的猎猎军旗，也不在阅兵方队

的前列，更不是领袖检阅的某一支部队，但你站

在检阅广场的中央，是整个阅兵广场节奏与情

绪的控制者，你在所有人的耳畔与心间。

你排阵方方正正。你气势挺拔豪迈。你站在

那里双足如钉，纹丝不动，你时而如起伏的海浪，

时而如迅跑的烈马，时而如舒缓的草原，时而又

如花园里雀鸟嬉欢……所有神经、所有情绪，所

有空气都以你为中心凝集。啊，这就是你，中国人

民解放军联合军乐团——一支惟一在原地肃立

不动却又调动整个广场每一个细节的中枢。

总指挥：所有的行止都在你手
臂挥收之间

这一天，广场上的一切人和机械的所有行

动，似乎都掌控于你的双臂之间。你激动吗？会

不会因过度兴奋而失控？当我把这样的问题向

张海峰总指挥提出时，他平静地笑笑说：作为联

合军乐队的总指挥，即使舞台与天一样大，除了

激情要有，更要保持一颗平常的心。因为作为阅

兵广场的军乐总指挥，阅兵广场上的每一个场

面、每一个程序的推进和速度、预设与效果，都

是通过军乐队的曲子引领来实现的，而且必须

精确到分毫不差、千人如一。

何谓分毫不差？就是当天上的战鹰掠过我

们头顶的瞬间，与万众瞩目的铁兵方阵出场的

齐刷刷步履，不能有一分一秒的衔接间隙；就是

要让万众高唱与欢呼的激昂热情与行进中的队

伍所踏出的震荡，无缝衔接、排山倒海。欲达分

毫不差，就须千人如一。数千余人，同呼一口气，

同吟一音符，同奏一曲谱，几十种器乐，击大鼓

可惊天动地，扬小号可千里回荡，拉胡弦悠扬顿

挫，汇聚交响时可撼岳可翻江。然，千人如一，谈

来何易？联合军乐队1200多人，如此庞大的队

伍，站起——森林一片，坐下——万顷绿洲。现

在，摆在身为联合军乐团团长邹锐身上的是，要

迅速将来自全军55个单位的1400余人，合练

成一支“不比历史差”、“不比俄罗斯‘5·9’差”的

中国抗战大阅兵现场联合军乐团。

历史是什么？军乐的世界历史，可以追溯到

几百年前法国拿破仑指挥的古战场；中国的军

乐也有一百四五十年的历史；而我军的第一支

军乐则是在1928年5月4日的江西宁冈小山村

的草坪上奏响的，这便是著名的“朱毛会师”庆

祝大会前由100名司号员齐声吹奏的那一幕。

现在阅兵村里所指的“历史”，是新中国成立后

多次在天安门大阅兵上演奏的军乐。这样的历

史场面，曾经震撼和激动了多少中国人民的心。

这样的现场军乐，怎能让国人忘怀。现在，联合

军乐队要超越这样的历史，至少不比其差。俄罗

斯的“5·9”何意？是指俄罗斯红场上举行的庆祝

二战胜利日的阅兵式，其军乐表演之完美与高

水准，有目共睹。

两个高标杆，横在联合军乐团的面前。你必

须跨越过去。而且还要跨得精彩。

是的，1400余人经过选拔，最终上场的有

1200多人。这1200多人将分别执有数十种器

乐，其中还有100名女兵。如此庞大的方阵，他

们被告知：必须在阅兵现场“第一批进场”、“最

后一批离场”，也就是说，阅兵场上谁都可以

“偷”空休闲一下，惟独联合军乐团的每位队员

必须干足活、站足时，同时还必须始终保持威武

飒爽的英姿——因为那一刻，全世界都在关注，

无数双眼睛在聚焦。他们必须一动不动坚持站

姿四五个小时。还要全神贯注完美完成近两个

小时的演奏……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已经57岁，

最小的不满20岁，关键是还有100名从未在重

大场合演奏过的新乐手女兵，她们要和男乐手

一样克服所有挑战。很多演奏员须手执或臂扛

十几斤、甚至四五十斤重的大号，你是否能行，

我的战友们？

“当然行！我们军乐团自建团以来的几十年

里，接受过像天安门广场大阅兵等国家和国际

场合的重要演奏任务达数千次，可以自豪地说，

我们从未给我军和国家丢过一次脸。这一次是

纪念抗战胜利主题大阅兵，难度前所未有，但从

接受任务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坚定了一个目标：

必须圆满出色地完成任务。靠什么？一靠我们对

祖国、对军队、对习近平主席的赤胆忠诚，二靠

积累了几十年的传统与经验。你看，这条横幅上

的内容代表了我们的训练精神与方向……”早

在阅兵村训练现场，军乐团政委王增强说过的

这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用血性铸造忠诚，用经典创造辉煌”，这条

横幅一直高高地挂在联合军乐队的训练现场，

它在时刻提醒和激励。

1200多人的庞大乐队中，完全不同水平的

人员有可能奏出同一个音、演绎出同一种美吗？

回答：不是可能，而是必须实现。

天上。地面。城楼。广场。铁骑方阵。欢呼群

众……所有的节奏，所有的时间，都在你的手臂

挥收之间，且不差分秒。

“我记得非常清楚：6月4日，所有集训的队

员汇在一起进行第一次试奏，结果你知道咋样？

我一听，心顿时拔凉拔凉的，这是什么水平呀？

老天，还有三个月，要去参加一次举世瞩目的大

阅兵……”邹锐不是没有怀疑过。但他的心很快

从“ 拔 凉 拔

凉”中热乎起来——任

务催他必须迅速行动，必须彻

底改变。

阅兵村里，疲倦的邹锐激情地说：“当我们

发现如此参差不齐的情况后，立即采取动员所

有军乐团的骨干，分头包干传帮带……知道吗，

当第三天我们再一次进行全体测验性演奏时，

我的心头立即腾起了一团火：进步太大了。简直

就是点石成金之效。。”

“我是团长，从业务讲，是联合乐队的举

‘纲’人，所以在考虑联合乐队的训练任务时，必

须思力要远，思考要精，思绪要细。”比如，检阅

开始，习近平主席乘车从城楼门出来，此刻万众

瞩目。但以往的所有阅兵式里，这十几秒钟里是

没有任何背景音乐的，使得这庄严而伟大的瞬

间变得干巴巴的。怎么办？必须改变历史的不

足。于是我们迅速讨论研究，最后决定：立即着

手创作一首用70多把礼号吹奏的迎宾曲。事实

证明效果奇好！

比如，过去从未有过将铜管乐器放在第一

排，这一回百支铜管器乐列队前位，所发出的金

属音乐声，气壮山河，使纪念抗战胜利的主题大

阅兵显得更加富有艺术魅力和现场气氛。

比如，他们需要从几百首相近的曲目中选

择相应的30多首曲子作为本次阅兵军乐的上

场曲目。而这又是整个军乐演奏的第一步。选定

的曲目，与主题阅兵的现场节奏具有极大的差

异性。张海峰说，“有一首曲子，在过去阅兵式等

大型活动中都用过，可在练奏时，我总感觉按照

以往的节拍，会同这一次的主题阅兵有些不协

调。我一时有了改动这曲子的念头。但当我把自

己的想法提出后，立即有人提出异议，说以前已

经用过14次了，可谓经典了。现在你要改它，就

像老百姓常说的：是吃饱了撑的。是啊，这个意

见不是没道理，改，显然是要冒风险的，而且我

们整个联合军乐队按照原定的训练任务已经紧

得不行了。现在要对一个曲子节奏再动一下，等

于又要付出巨大劳动。那天晚上，我独自在训练

场上走了一圈又一圈，最后我给团长打了个电

话，问他到底改不改。团长说了一句：作为总指

挥，你应该相信自己的判断和追求。我被团长的

话激奋了，立即回到宿舍，伏案疾书，最后终于找

到了修改方案……”那天清晨，我提前赶到阅兵

村采访，军乐团战友们指着那扇亮着灯的“总指

挥”房间，说：“昨晚他又是一夜未眠。”

几天后，当我再有机会见到张海峰指挥时，

我问他：执行如此重大任务，在这几个月里，你

碰到的最大难题是什么？

“节奏。1000多位水平参差不齐的演奏员，

要迅速地在短时间内实现音乐与器具之间的高

度协调一致并且富有美感，节奏是最大难度。但

是，我们的队员们通过不懈的艰苦努力，最后完

全达到了统一和美的要求。我为他们的出色表现

而感动与自豪。”这一刻，自称“从不激动”的总指

挥，却是异常激动了。

“而你自己，又如何保持阅兵现场指挥时的

绝对发挥和绝对控制力呢？”我进而问。

他说：“我们的心中牢牢铭记：你所执行的

任务，举世瞩目，并将载入史册，对音乐的理解

和对主题的感情投入之间的平衡与交替，这就

是你的绝对控制力。你控制力越好，整个阅兵的

现场就如一曲流畅的交响进行曲；而音乐在瞬

间的改变节奏与气氛，则是我们的技术在理性

之中挥洒出的情感。它宛如一泓不息的江流，起

伏与奔腾，尽在你掌控之中，这就是艺术。”

“艺术，可以让整个世界沸腾，也可以让整

个世界宁静。”总指挥张海峰凝视着前方，重重

地补了这一句。而我，顺着他的目光，仿佛看到

在他指挥下的天安门广场上已经鼓声震天，雷

霆万钧……

小号手吹出大国之音

我每一次走进“阅兵村”联合军乐团驻地，

望着1200余人组成的庞大乐队方队，凝望着站

在指挥台上挥动着有力双臂的总指挥的矫健身

影，联想到人山人海、千军万马的阅兵现场，于

是忍不住又拉住一位“灵魂式人物”——联合军

乐团总指挥之一的张治荣，希望他能够解开我

多日的疑惑：一个乐队总指挥如何把控与引领

这样的场面？

张治荣笑了，他说：“四个字：服从，带领。无

论是在整个乐队还是在整个阅兵场，从最高领

袖到一个方队、到每一个观众，你只能有一种行

为态度，即服从，服从阅兵式的整体步骤和每个

规定好了的具体细节。乐队总指挥虽然具有现

场所有行动的引领权，但你也是整个阅兵计划

和步骤中的一员，你的第一使命也是‘服从’。第

二，你才是引领乐队、引领整个阅兵每一个行动

细节的总指挥。所以要我说，再伟大的总指挥，

其实他仅仅也只是整个乐队的一个号手而

已……”

因张总指挥一句富有哲理的话，我开始对

“号手”格外关注。

一天，训练结束后我巧遇了一位并不是“号

手”的乐队分指挥。“我也是‘号手’嘛！”身高马

大、脸庞黑黝的马铭毫不客气地朝我这个“山东

老乡”哼了一声，继而又调皮地做了个鬼脸：“不

瞒您老乡，在阅兵村这儿，我有一个响亮的诨

号……”

“啥？”

“空军第一腕！”

“哈哈哈……”我忍俊不禁，但后来听空军

分乐队队长张强介绍马铭的事后，内心竟暗暗

也认可了这个“光荣诨号”。

1200多人的超大型乐队，靠总指挥一个人

无法准确协调与引领好所有的演奏员，于是便

有了分指挥的设置。十几个分指挥站在乐队每

个小方队的前面，目视着总指挥，将总指挥的指

挥节拍传递到每一个演奏员那里。分指挥如同

整个发动机上的螺丝和纽带，是整个乐队的关

键环节。看起来分指挥似乎仅仅靠右臂一举一

收，哪知他首先要做到的就是驾驭其他所有队

员的乐器知识并牢牢记住所有的乐器起收节

奏，体力上的辛苦更不用说了。身为参加过国庆

60周年大阅兵的老队员，6年过后的马铭，心宽

体胖，尤其是腹部，也有“首长”之态了。于是他

这次进入阅兵村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减肥。跑！少

吃，甚至不吃！半个多月下来，效果明显，马铭这

才有幸保住了分指挥的位置。

“训练开始——”总指挥一声命令，1200余

名队员齐刷刷地上阵。站在分指挥位置上的马

铭，感觉这一天的太阳异常炙热。“那天室外的

气温甚至达到50多度！我的大名‘空军第一腕’

就是那天被人叫开的。”马铭这样说。那天是联

合乐团的全团合练，从开始到结束近3个小时。

总指挥和分指挥在实际演奏时可以交换，所以

每个指挥岗上有两名（总）指挥。偏偏那天马铭

的搭档家里有事，现场只有他一人。

“马铭，能坚持吗？”总指挥问他。

“没问题！”马铭响亮回答。

合练开始。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指挥旗

在马铭的右手里已经一上一下举了两万多次！他

的手臂开始是累，后来是麻，再后来就什么感觉

都没了，而且他站立的姿态依然是：笔挺，头颅和

脖子则与总指挥成一个三四十度的斜角，也就是

说，几个小时里，分指挥马铭必须目不斜视地盯

着总指挥，随其节奏，千次、万次地举收着指挥

旗，而此时，他的脖子一直是扭着的……

“我不知道后来自己的手是怎么举的，反正

自始至终没有停过一个拍节……到后来我就一

心想吐，快要吐的时候又硬压下去。也不知到了

多长时间，我朦胧地听到总指挥在我面前喊了

声‘请全体队员，向马铭敬礼’。之后就什么都不

知道了。”身强马壮的马铭在那一天竟然像拦腰

折断的大树，轰然晕倒在演奏现场……

联合乐团的所有队员，第一次看到一向威

严的张海峰总指挥恭恭敬敬地向累倒的马铭行

了个庄严的军礼。

“其实，我哪是啥‘大腕’，在联合军乐团里，

仅仅是个普通乐号手，一把小号而已。”一向要

强的马铭，这会儿谦虚起来。

在“9·3”大阅兵现场，位于国旗前面的特殊

方队——联合军乐团最前面的醒目位置，排列

着由百名小号手组成的威武队伍，他们吹奏出

的大气、端庄、悠扬的大国之音，被一次次摄进

电视直播镜头中。而正是这百名小号手，多数人

在几个月前还是连小号如何拿都不知道的基层

青年官兵。

宋明，总后勤部青藏兵站部的一名汽车司

机。2009年，他光荣地参加了国庆60周年的天

安门大阅兵，并被宏大的场面深深地吸引和震

撼。不曾想，今年的抗战纪念大阅兵，他被选拔

为联合军乐团的小号手。

“摸方向盘的粗糙双手，能把握好精巧的小

号吗？”长年在海拔4000多米风雪线上开车的

宋明开始有些怀疑自己。内行知道，小号虽小，

却是铜管乐器中犹为费力的一种吹奏器，需要

发达的嘴唇肌肉和强大的肺活量。青藏高原而

来的宋明，来到阅兵村训练后，似乎一下有了

“猛虎下山”的感觉，凭借着自己多年在高原驾

车的体力锻炼，很快他不仅成了一名出类拔萃

的优秀小号手，而且当上了兼职小教员。

“你们都是战士，知道战士最了不起的是什

么吗？”

“不怕牺牲，英勇战斗！”

“对啊，既然我们连牺牲都不怕，

还怕这小小的号子在我们手里吹不

响、吹不好吗？”

那段最艰难的训练日子里，每每

有队员出现为难和泄劲时，“小教员”宋

明便如此鼓励同样来自基层的业余小号

手。

张海方，一位次中音号手，也是一位

名副其实的老兵。因为部队编制的原因，他

在参加乐队训练时就已知道，阅兵一结束，

他就得离开心爱的军营了。

“但我依然无比幸运，因为我是一个‘伙

头兵’，能把几年前的一个梦想变成今天的现

实，我就是最幸福的人。”张海方现在已经变得

很会说话了，更重要的是他的次中音号吹得令

军乐团的专家们都极为满意。可在几年前，这位

在空军某部仓库当“伙头兵”的山东老兵，还非

常业余。2009年那年，这位“伙头兵”奉命到当

时的阅兵军乐团做炊事员。看着队员们苦练的

劲头和拼劲，张海方竟然想入非非起来：如果我

能演奏一种乐器，说不定下次天安门大阅兵我

也可以参加！

2010年初，同单位的人听说张海方自己花

了6000多元钱买了把号在厨房的仓库内吹个

不停，便开怀地嘲笑他。

“当时连我自己也在不停嘲笑和疑问：你个

10年老兵，农村伢子，是不是在干痴人说梦的

事呀？但就是喜欢，就是羡慕那些参加过大阅兵

的军乐队员们，所以不停地吹啊吹的，拿着一本

曲谱，不懂就打个电话，问问当年认识的军乐团

老师。我感动的是，军乐团的老师们一听说我在

学吹次中音号，高兴地为我当义务教员，甚至有

时约我直接到他们的家中传授技术，我就这样，

像傻子学算盘一样，利用做饭后的业余时间，一

天又一天地拿着次中音号吹啊吹的，直到吹得

有些模样。有一天，军乐队的老师突然来到我所

在的仓库，告诉我说，今年要举行纪念抗战大阅

兵，我被选上了军乐团候补队员。当时我简单无

法相信这是真事！”

阅兵那天，张海方演奏得特别卖力，倾尽了

浑身所有感情和本领，因为他知道，再过两个多

月，他将脱下军装，告别军营。“我已经没有遗憾

了，我现在能对妻子和孩子说：你们的老张我，

虽然在部队是个‘伙头兵’，但也是最伟大的阅

兵式里的军乐演奏员！”

女兵！女兵！！

每一次女兵们的出现，都会是阅兵场上的

耀眼亮点。在“9·3”阅兵方队里，除了“白求恩医

疗方队”的女军人外，联合军乐团里的百名女子

乐手便是最靓丽的风景。

然而，有谁了解这些中国女军乐手们，经历

了怎样的艰苦训练才成为了中国军乐史上第一

批参加阅兵的乐手呢？

她们都是从全军各个专业文艺乐队和基层

部队挑选来的，论长相有长相，论个头有个头，

操起乐器，她们个个充满“文艺范儿”；走下训练

场，她们个个婀娜多姿，嫣尔飞燕。但就是这些

女兵，为了确保在阅兵式的那一天“站4小时不

倒、吹4小时不累、美4小时不衰”的艰巨任务，

她们甩掉娇气，抡起胳膊，挺起身板与男队员一

样，每天练体力、练臂力、练气力，争当“女汉

子”。当不了“女汉子”就拿不动几十斤重的“太

阳花”（乐器名）；不在40度高温下直挺挺站立

三四个小时，怎么可能在广场的阅兵现场坚持

演奏完30首曲子呢？

每一个姑娘心里清楚。她们必须克服一切

困难，直到每一关都完美无憾为止。烈日暴晒后

的“阴阳脸”算什么，嘴皮子、牙根筋磨破出血是

常事，最要命的是背谱子——多数姑娘以往并

不专司乐器，识五线谱和背五线谱，成了她们走

向阅兵场的最初“高墙”。

“跨进去！”姑娘们开始了异彩纷呈的百招

“背谱”行动：有的端着饭碗，却只见嘴动而不见

进食；熄灯后的被窝里是“主要战场”，在睡梦中

背曲子也屡见不鲜。

“郭千熙，你在看什么呢？”突然，教员冯军

冲着一位漂亮的女兵大吼一声。

姑娘脸红了，细声细语地说：“老师，您太帅

了！”队员们悄声笑了起来。

“眼看时间紧迫，我不希望任何一个队员因

为不认真训练而遭淘汰！”老师严厉地说。

“报告老师，您别生气。”那个叫郭千熙的女

兵继续细声细语的：“您真的特别帅，您击鼓的

样子太帅了！我看着迷了，我真希望自己击鼓时

能跟您一样的帅……”

这回见过大世面的老师倒是红了脸：“那你

更应该专心练习嘛！”

“嗯！”

采访中得知，这位13岁就上过央视“星光

大道”的郭千熙是来自我们总参中央警卫团军

乐队的战友时，便情不自禁地又来到了她的训

练场。当我再看到站在乐鼓前的郭千熙时，她已

经成为一名姿态相当帅气的女鼓手了。她依然

细声细气地告诉我，既然是乐队的击鼓手，就该

成为像冯老师一样帅气的高手，方能骄傲地走

向阅兵场。

在郭千熙那里，我又认识了两位特殊的女

乐手，她们分别是“妈妈乐手”李丛和藏族姑娘

丹巴拉姆。

李丛，曾是总参某部“长城艺术团”的节目

主持人。虽说也是“80后”，但跟艺术团里的那

些小姑娘们比，李丛算是“大姐”了。由于常年工

作忙，压力大，李丛结婚后一直没能怀上孩子。

两年多前她向单位领导提出调动一下岗位之

后，很快有了一个宝贝女儿。母性十足的李丛一

直坚持母乳喂养，就在这时，她被选到联合军乐

团。这是多么光荣的事！接到通知的那一刻，李

丛忍不住热泪盈眶。可正在吃奶的孩子怎么办？

“断了断了！都一岁八个月了，断了吧！”同

事们这样说。

李丛摇头，心想：我舍不得，再说，再好的奶

粉也比不上母乳。只要允许，我一定让孩子吃到

自然离乳那一天为止。

到阅兵村报到那天，李丛就把自己家里有

个需要喂奶的孩子一事向分队政委作了汇报，

希望每天回家给孩子喂一次奶。

“这事……怕有点难呀！你想想，我们的训

练是全封闭的，训练强度又那么大，你每天要回

家，乐团领导是不会同意的。要不我向领导反映

反映？”分队政委是个女军官，感情上十分理解

李丛，但这事不是她说了算。阅兵村的纪律是非

常严格的。

第二天，忐忑不安的李丛等来了结果：军乐

团任务特殊，只有两种选择：或退出，或给孩子

断奶。

“你参加联合军乐团是全家的光荣，宝宝我

们喂养，保证让你放心。”那天晚上，全家人都觉

得李丛不能放弃参加联合军乐团的机会。

李丛十分痛苦。“当时我内心其实已经作出

了决定：如果一定要给孩子断奶，那我就放弃这

次参加阅兵的机会，因为我生这个孩子时算是

高龄产妇，很不容易的。”小妈妈李丛貌似很柔

弱，其实内心很坚强。

一次巧遇却解了李丛的天大难题：有位在

阅兵村附近工作的部队熟人得知情况后，说可

以帮李丛在营区租借一间房子，这样不是可以

解决给孩子喂奶的事了吗？

李丛立即向分队政委报告，并恳请她向联

合军乐团的领导反映。“这恐怕是最好的解决办

法了！”当李丛获得这一答复时，高兴得泪水流

了出来。

从那天起，阅兵村有了一位特殊的“喂奶妈

妈”队员，她每天白天与大家一起训练，集体活

动结束后，她飞步奔向紧挨阅兵村的一栋公寓

楼里，待孩子吃完奶后又重新回到阅兵村，她的

母亲则抱着一岁多的孩子再乘车回去……

“宝贝！宝贝！妈妈今天胜利完成任务了！”9

月3日晚饭前，李丛回到家将孩子紧紧抱在怀

里，幸福地笑着冲孩子说：“妈妈的军功章里，有

宝贝你的一半……”

“我的军功章里，也有你的一半哟！”这是藏

族姑娘丹巴拉姆在完成阅兵任务后与舍友郭千

熙分手时说的一句话。

丹巴拉姆说的是心里话。这位联合军乐团

中惟一的藏族姑娘非常要强。我知道她也是全

军第一批女子导弹发射手。

“太阳晒，每天抱几十斤的乐器我不怕。但

我最怕两点：一是怕给淘汰了，二是怕形体训

练……”采访时，拉姆毫不隐瞒地说出了心里话。

“我的部队在西藏，我是一线战斗部队的导

弹发射手，虽说也喜欢吹吹拉拉，但那都是连

队的水平。现在到北京这么高水准的大阅兵

军乐团当演奏员，哪能比得过其他内地队员

嘛！老师让我吹小号，开始方法不对，嘴巴肿得

连嘴唇都往外翻了，里面的牙齿也有几颗动

了。老师说我主要是呼吸不对和吹号的嘴型没

掌握好，所以压了嘴。后来我就跟着大家学，人

家吹一个小时，我就吹两小时、三小时，人家累

了一天吹熄灯号后躺床上了，我便带上小号，

悄悄溜到一个谁也不影响的地方开‘小灶’去。

就这样我没有被淘汰。”拉姆拢了拢齐眉的短

发，突然腼腆地低下头，喃喃道：“我第二怕是

练体形……”

搞艺术的女孩子练形体是最起码的基本

功，拉姆为何感到是难事？我不解。

“我从小在藏区生活，当兵后又是在高原上

的连队，从来没有人告诉我女孩还要练啥形体，

我接受的都是女孩子要如何少抛头露面，尤其

要保护好自己的身子……还要让女性的形体之

美暴露出来？太难为情了！”拉姆说着说着脸竟

红了起来。

原来如此！“你现在克服这方面的为难心理

了吗？”我问。

“嗯。老师说必须要克服。”拉姆抬起头，感激

地说，“我得感谢舍友千熙姐姐她们真心实意的

帮助，她们学过舞蹈什么的，气质好，形体更美。”

“姐，要不你看看我现在练得怎样？”拉姆主

动向我提出。

“好啊！”我跟着站了起来。拉姆立即在我面

前一连做了几个麻利的挺胸、劈腿动作。那一招

一式，姿态优美，谁也想不到她是位来自雪域高

原的基层部队女导弹射手。

后来我又观看了“9·3”阅兵现场的重播，看

到了拉姆与郭千熙等一样站在那里，吹奏娴熟、

姿态优美。

女兵！女兵！阅兵场的女兵们真的太美了！

我必须要写出她们的名字：高远、张彬、吴亭萱、

罗慧玲、张家璐、刘迪朗慧……

她们都是联合军乐团中最美的女乐手。她

们的美，使中国的旋律增添了美感和英气。

秋日的阳光温暖地洒在天安门广场，长安

街再现车水马龙的和谐景象。当我再一次路过

此地时，耳边又回荡起“9·3”大阅兵时那雄浑昂

扬的旋律，那一刻，我仿佛又见到了我亲爱的战

友——大阅兵场上的那个特殊方队。

特 殊 方 队
□马 娜


